
第二圣殿时期利未人与«诗篇»的编纂∗

莫铮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提要:对诗篇的研究表明,曾处于以色列宗教生活边缘地位的利未人对«诗篇»的形成起到了主要的编纂作用.这与第

二圣殿时期尼希米等改革之后,利未团体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波斯帝国统治策略使得犹大省权力

格局发生了重要改变,兴起的利未团体与祭司阶层分享权力,两者形成一种妥协合作的关系,这也对希伯来圣经的一些

晚期经卷的编撰产生了影响.就诗篇而言,其主要用于圣殿礼仪中的颂唱,而利未人借助大卫敬拜传统主导了唱诗,并

起到了说预言和教导律法等作用,由此他们对«诗篇»的编撰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此外,对这一时期“利未人”身份的探

讨表明犹太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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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中许多诗歌的背景可以在«历代志»中被找到,最为明显的当属«历代志上»１６章大卫将约

柜运进耶路撒冷安置在会幕里的场景(其中２３－３３节对应诗９６:１－１３,３４;８－２２节对应诗１０５:１－
１５;３４－３６节对应诗１３６:１;诗１０６:１,４７－４８)以及«历代志下»６－７章所罗门安置约柜献圣殿时间背

景(其中６:４１－４２对应诗１３２:８－１０;７:３,２０－２１对应诗１１８).〔１〕 此外,圣殿诗班的来历以及许多

诗歌歌唱者如亚萨、以探、希曼、可拉的后裔等也在«历代志»中有明确的交待(代上１５:１６－１９;１６:４－
５,３７;９:３３和代下５:１２;８:１４;２０:１９).

目前,学者们对于«历代志»的作者身份还未有一致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从«历代志»中异乎寻常

地突显出利未人团体的地位来看(见本文第二部分),利未人至少应该是该书编写的重要参与者,或者

１７

〔１〕 ∗本文的撰写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２０１６度年暑期学术交流课程的启发,特此致谢.伯林(AdeleBerlin)将
«历代志上»Lidaizhishang [IChronicles]１６章、«历代志下»Lidaizhixia [IIChronicles]６章与相应的诗篇比较后指出,它们分别是

对同一场景的两种不同方式的呈现.«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中大卫和所罗门献约柜时所用的是叙述式的祈祷,而«诗篇»

Shipian[Psalms]则采用了诗歌式的诵唱,见 AdeleBerlin,PsalmsintheBookofChronicles．InM．BarＧAsheretal．,eds．,ShaiＧSara
Japhet:StudiesintheBible,ItsExegesisandItsLanguage,(Jerusalem:BialikInstitute,２００７),２１Ｇ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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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对该书的最后成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２〕

那么相对于«历代志»,利未人对于«诗篇»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他们是否是诗篇的主要编

纂者呢? 如果是,这与他们在第二圣殿时期地位的改变有什么内在关联呢?〔３〕 这是本文接下来所要

探讨的问题.

一、利未人作为«诗篇»主要编纂者之体现

犹太人传统常上将诗篇与特定的节期联系在一起,如«密西拿»中规定在每日圣殿献祭时要唱诗

２４;８２;９４;８１;９３和９２;在逾越节时要唱诗１１３－１１８;初熟节时要唱诗３０;而在朝圣节期人们经过圣

殿前的台阶时要唱诗１２０－１３４,这些诗歌都是由利未人所颂唱,这一点也得到了古犹太历史家约瑟夫

(FlaviusJosephus)的确认.〔４〕 这表明第二圣殿时期利未人唱诗的传统已经得到了较完整的确立.
通过研究诗篇文本可以发现,利未人对于«诗篇»的编纂发挥了主要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诗篇中有许多诗歌,它们的标题注明这些诗歌与利未歌唱者紧密相关,其中以亚萨的诗歌

和可拉后裔的诗歌最具有代表性(诗５０;７３－８３;４２－４３;４５－４９;８４－８５;８７－８８),从中反映出利未人

编纂的痕迹.〔５〕 一般认为,亚萨的诗歌和可拉后裔的诗歌起源于北国以色列,它们本来并无标题,在
北国灭亡之后,这些诗歌流传至南国犹大,与南国传统的大卫诗歌一起组合编排,用于圣殿敬拜.〔６〕

而这些诗歌的标题应是在犹太流放群体归回的初期才由利未歌唱者添加上去的,以此来突出他们在

敬拜仪式中的地位.〔７〕 在诗篇编订过程中,这些诗歌成为基本框架,利未人又将许多大卫的诗歌集

２７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上都认为«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的作者是以斯拉,但当今多数学者认为应是一位利未人,借
以斯拉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见JewishStudyBible,eds．,AdeleBerlinandMarcZviBrettler,(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

１７１２;如 GaryN．Knoppers认为«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的作者是一个人,他非常注意消除祭司和利未人的分歧,尽量将他们

融合起来,Hierodules,“Priests,orJanitors? TheLevitesinChroniclesandtheHistoryoftheIsraelitePriesthood”,inJBL１１８(１９９９):

４９Ｇ７２.也有学者认为«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的成书有两个层面,祭司编撰和利未编撰,分别代表各自群体的利益,如 Hugh
G．M．Williamson,TheOriginsoftheTwentyＧfourＧPriestlyCourses,inJ．A．Emertoned．,StudiesintheHistoricalBooksoftheOld
Testament,(Leiden:E．J．Brill,１９７９),２５１Ｇ２６８;１and２Chronicles,NCBC,GrandRapids:Eerdmans,１９８２,２８Ｇ３１;KyungＧJinMin,The
LeviticalAuthorshipofEzraＧNehemiah,(London/NewYouk:T&TClarkInternational,２００４),６６Ｇ７０.
«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很可能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中晚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初,略早于«以斯拉记»Yisilaji [Ezra]和«尼希米

记»Niximiji[Nehemiah],由于其成书时间较晚,可以推断作者应熟悉律法书、先知书及其它著作.«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
是在充分利用«撒母耳记»Samuerji[Samuel]和«列王记»Liewanji[Kings]的基础上,对圣经资料进行了重构,作了新的阐释,以回应

当时的以色列会众,见JewishStudyBible,１６６７;１７１２.
对于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自波斯返回巴勒斯坦地区生活的这段时期,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包括波斯时期(PersianPeriod),

重建时期(RestorationPeriod),第二圣殿时期(SecondTemplePeriod)和后流放时期(PostＧExilicPeriod)等,在本文中,第二圣殿时期

也被称作后流放时期.

FlaviusJosephus,TheJewishAntiquite,XX,９:６.
在这些诗歌的标题中,希伯来原文表示所有格的介词前缀 最基本的含义为“由􀆺􀆺而来,”在英文版犹太圣经(NJPS)中译

为ofAsaph和oftheKorahites,因此既可以认为这些诗歌是由亚萨和可拉后裔所颂唱,也可以理解为亚萨和可拉后裔就这些诗歌的

作者,见JewishStudyBible,１３２８Ｇ１３８０,

WilliamL．Holladay,ThePsalmsthroughthreethousandyears,Prayerbookofacloudofwitness,(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１９９３),chapteron‘Psalmsfromthenorth’.

LouisC．Jonker,“RevisitingthePsalm Headings:SecondTempleLeviticalPropaganda?”InD．J．HumanandC．J．A．Vos,

eds．,PsalmsandLiturgy．JSOTSup４１０．(Sheffield,UK:SheffieldAcademicPress),１０２－１２２．;１０９Ｇ１１１．JonL．Berquist也认为利未

人给这些 诗 篇 加 上 标 题 意 在 扩 大 宣 传,发 出 自 己 的 声 音,见 JudaisminPersia􀆳sShadow．A Socialand HistoricalApproach,
(Minneapolis:FortressPress),１４７．另外,加斯腾博格(E．S．Gestenberg)将整部诗篇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他认为多数是个的标题形成

与最后一个阶段即后流放时期,是随着各个诗歌集的出现而形成的,大多数标题是用来取代西亚其他民族敬拜诗歌带有咒语的标题,
见Psalms．PartIwithanintroductiontoculticpoetry,FOTL,１４;(GrandRapids,MI:Eerdmans),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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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进行整合编排,从而形成了卷一到卷三的最终结构.〔８〕

其次,«诗篇»中有许多地方对律法的强调暗示出利未人是诗篇的重要编纂者.〔９〕 摩西律法赋予

了利未人解释教导律法的职份,根据«申命记»３１:９－１３和３１:２５,利未人要定期向百姓宣读律法,教
导他们谨守遵行〔１０〕.甚至连以色列王也必须受教导来学习遵行律法(申１７:１４－２０).这一职份在约

沙法时期(代下１７:８－９;１９:８－１１)、约西亚改革时期(代下３５:３)和被掳归回之后(尼８:７－１２;９:４－
３８)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它也使得利未人在大卫王室的变故和复兴的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１〕

利未人认为律法的地位始终高于王室权力,这一点在诗篇中也得以体现:三首律法诗诗１,１９和１１９
构成了整部«诗篇»的框架.其中,诗１被安置在王室诗诗２之前,突出整个诗篇的主题.在卷一中王

室诗诗１８,２０－２１将诗１９衬托于中心,使得诗１９成为该卷的核心.同样,王室诗诗１１８之后被安置

了一首律法长诗诗１１９,该首长诗也成为了卷五的核心.〔１２〕 此外,将«诗篇»分成五卷是从形式上对摩

西五经的模仿,以使其获得一种与律法书相似的权威.
甚至在一些重要的王室诗歌中,遵行律法也一再被强调.如在诗７２中,所罗门地位坚固、国家繁

盛是以他遵行律法的教导、施行公平正义为前提的.而在诗８９中,神圣祝福部分(１９－３７节)与神圣

弃绝部分(３８－５２节)形成了截然相对的反差,而形成反差的答案就在于以色列君王是否遵行了律法

(参见«撒母尔记下»７:８－１４).
第三,«诗篇»中收录最多的是大卫的诗歌,这与利未人的编纂紧密相关.«历代志»中,通过大卫

敬拜传统利未歌唱者的身份得以确立(代上１５:１６－２４;４－５;３７:４１－４２).在诗篇中利未人的这一身

份的巩固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呈现,«诗篇»中共收录７３首大卫的诗歌,其中约５０首诗歌的标题与

敬拜相关联,许多诗歌 在第二圣殿敬拜时由利未人所颂唱的.作为圣殿唱诗的唯一合法团体,利未人

在展现大卫虔诚的形象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以诗１３２为例,这首上行之诗的内容对应«历代志上»１５－１６章,诗中“约柜”词具有象征性,它提

醒人们利未人抬耶和华约柜的职份是由神人摩西所赋予的(申１０:８－９;３１:２５－２６),而如今除了抬约

柜之外,利未人还获得了一个新的角色———颂赞歌唱者,这一角色则是由神人大卫所设立的(代下１５:

１６－２４).于是该诗将锡安敬拜传统与摩西时代的律法传统联系在一起.〔１３〕 由此,利未人的职份不

但被扩大,而且其身份被再次也神圣化了.
第四,诗篇中突出敬拜颂赞而非献祭,这也极为有力地证明了利未人是主要的编纂者.诗篇中几

乎所有的敬拜颂赞通过唱诗得以实现,比如诗３３:３;４０:３;９６:１;９８:１;１４４:９;１４９:１不断呼吁会众来

“向耶和华唱新歌”.而诗５０:２３;９５:１－２;１００:４;１４６－１５０则呼吁人们向上帝献上感恩之歌.在许

３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LouisC．Jonker,１１３.
诗篇中提及律法的地方至少有:１;１２:６,１５;１７:４;１８:２０－３０;１９:７－１１;２４:１－６;２５:４－１０;３２:８;３３:４;３４:１２－１４;３７:２９

－３１;５０:７;５６:１０;７８:５－７;８１:４;９３:５;９４:１２;９９:７;１０３:７,１８:１０５:７－１０;１２１:１;１１９;１２８:１;１３２:１２;１４３:１０;１４７:１９－２０
根据«民数记»Minshuji[Numbers]４:１５记载,抬约柜的应该是歌辖子孙中的利未人,他们是祭司(亚伦和他后代)之外的

人.而«申命记»Shenmingji[Deuteronomy]似乎又将这些利未人列入祭司的行列,暗示出在广义上利未人亦被称为祭司,他们是祭司

阶层中地位最低的一类人.于是,出现了“抬约柜的祭司的利未人子孙”这样较含糊的表述,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历代志上»Lidaizhi
shang [IChronicles]５:１４－１５和«历代志下»Lidaizhixia [IIChronicles]５:４－５中,见RobertHayward,“Priesthood,Temple(s),and
Sacrifice,”inheTheOxfordHandbookofBiblicalStudies,eds．JudithM．LieuandJ．W．Rogerson,(NewYork,Oxfoed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６,３２７,３３７,３３９.

这一点在«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中有四个例子可以说明,见代下１１:１３－１７;２３:８－１１;２６:１７－１８;２９:５－１９.

J．CintonMccann,Jr,“TheShapeAndShapingofThePsalter:PsalmsinTheirLiteraryContext”inTheOxfordHandbook
ofthePsalms,ed．WilliamP．Brownetal．,(New 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３５４和 ErichZenger,TheCompositionand
TheologyoftheFifthBookofPsalms,Psalms１０７Ｇ４５,JSOT,(SheffieldAcademicPress１９９８),７７Ｇ１０２.

SusanF．Gillingham,“TheLevitesandTheEditorialCompositionofthePsalms”,TheOxfordHandbookofthePsalms,ed．
WilliamP．Brownetal．,(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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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方,诗人指出献祭并非为上帝所悦纳,相反,赞美与称谢才更被上帝所接受(如诗４０;６－９;５０:７－
１５,２３;５１:１６－１８,６９:３０－３１,１１６:１７;１４１:２－３)甚至献祭并不能实现上帝赦罪的目的,而是要通过

人心灵的痛悔才能实现〔１４〕

相比之下,诗篇中提到与献祭相关的词汇明显少得多.最常见的“献祭”(offering)一词只出现在

诗７２:１０和９６:８中,而诗７２:１０的献祭一词的主体也并非祭司.“燔祭”(burntoffering)一词仅出现

在诗２０:３;５０:８;５１:１９和６６:１３,１５,“甘心祭”(freewilloffering)一词则只出现在诗５４:８中.
第五,诗篇中有大量关于教导和预言方面的内容,这些都与利未人的职责紧密相关.据代下

１７:８;１９:８－１０记载,利未人除了唱诗,还需要覆行教导会众的职责.事实上,«诗篇»中有许多关于教

导内容的训诲诗歌,它们的标题特别注明作者为利未人(如诗４４－４７;４９;７３;７４;７８;８８;８９等),而另

外一些智慧诗歌的信息则是在敬拜时通过利未人歌唱的形式来传递的(如诗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９等).此

外,在许多诗歌中,诗人常以第三人称来指代上帝,诗中充满了教导会众的内容,如赞美诗歌诗３０;３２
等,又如哀歌诗４;７;９;１２;２５;２７;２８;３１;５５;１０２;１３０等.虽然这些哀歌中常出现对上帝公义的疑问,
但总体上它们依然承袭了申命记传统的观念,即上帝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１５〕

«历代志»中利未人的唱诗与说预言被直接联系在一起(代上２５:１;５).通常,预言是在圣殿敬拜

礼仪中由利未人以唱诗的形式说出来.一方面,敬拜仪式的权威性由此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利未

人也成为了传递预言的媒介.〔１６〕

«诗篇»中有关预言的诗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通过引用历史中上帝的启示来向后流放时期没

有国王和先知的以色列百姓传递信息,表明耶和华的话语在当下仍然有效.这类诗歌引用的材料都

较为古老,其中的上帝常以第一人称发言.如亚萨的诗诗５０:５－６,７－１５,１６－２３;７５:２－５,１０;８:６－
１４;８２:２－４,６－７等.另外,又如王室诗诗２:７－９;８９:１９－３７;１１０:１,４;１３２:１４－１８等.第二类诗歌

则是对上帝在锡安掌权的展望.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亚萨诗歌和可拉后裔的诗歌.前者如诗５０;７５:

７６;８１等,这些诗歌非常古老,有些则明显带有北国先知创作的痕迹如诗５:７－２３.后者如诗４６－４８;

８７等.〔１７〕

第六,«诗篇»中收录入了不少哀歌,表达的是“困苦穷乏人”的呼声,这也暗示出利未人编纂的结

果.传统上利未人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也不能象祭司那样依靠圣殿的祭物生

活,只能和寄居者与孤儿寡妇一道依赖低微的福利保障(申１４:２７－２９;２６:１１－１３),所以用“困苦穷乏

人”形容他们是合适的.因此,利未人将这些哀歌收入进来,借“困苦穷乏者”之口来发出自己的呼声,
并提出相应的诉求,是十分自然的事.

比如诗３５－４１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迫害时所作的一组哀歌,其历史非常久远,是后来才被收集起

来用于第二圣殿的敬拜.通过这组诗歌,利未人传递出“困苦穷乏者”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在另外一

些诗歌(诗４０:６;６９:３１;１４０:１２等),利未人通过“困苦穷乏者”对献祭行为的质疑,表达出对祭司阶层

４７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SusanE．Gillingham认为,有些诗歌中的诗歌中的诗节如５０:２３:５１１８－１９;６９:３０－３１;１１６:１７－１９;１４１:１－２等出现在诗

歌的开头或结尾,表明它们很可能 后来才被添加到这些诗歌中去的,由此反映出编订的痕迹,Ibid．,２１１.

MandoifoC．在其著作中认为这些哀歌的收录与利未人在«历代志下»Lidaizhixia [IIChronicles]２０:９－１９和«尼希米记»

Niximiji[Nehemiah]９:５的活动密切相关,见GodintheDock:DialogicTensioninthPsalmsofLament．JSOTSup,(London:Sheffield
AcademicPress),３５７,转引自SusanE．Gillingham,Ibid．,２０６.

«历代志上»Lidaizhishang[IChronicles]１５:２２中提到利未人族长基拿尼亚“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这里的“歌
唱”一词在原文 中又有“说预言”的意思,如在«民数记»Minshuji[Numbers]１１:２６中翻译为:􀆺􀆺他们就在营中“说预言”.因

此,在武加大译本中,代上１５:２２被直接译为“基拿尼雅负责说预言,并伴调唱出来”(hepresidedovertheprophecy,togiveoutthe
tune),见 RaymondJacquesTournay,trans．byJ．E．Crowley,SeeingandHearingGodwiththePsalms:ThePropheticLiturgyofthe
SecondTempleinJerusalem,(London:SheffieldAcademicPress,１９９８),３７;JewishStudyBible,１７５７.

在可拉后裔的诗歌(诗４２－４９)与亚萨的诗歌(诗７３－８３)中插入了大卫的诗歌(诗５１－７２),大卫也是一位受启示的诗人,
这样的编排使得诗篇卷二和卷三以预言诗为特点,由此也反映出利未人的精心编排,见SusanE．Gillingham,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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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满.而诗３７:９,２２,３４三次提出对“承受土地”的向往,则反映出利未人的利益诉求.此外,诗２
和３,诗７２和７３,诗８８和８９的排序表明,每一首王室诗歌旁都有一首困苦贫乏者的诗歌,这一安排表

明上帝不但眷顾高位掌权者,同时也眷顾那些地位低微但信靠他的人,也暗示出利未人想要与祭司阶

层获得同等地位的诉求.〔１８〕 «诗篇»中类似的安排还有诗１７和１８,诗２１和２２,诗１０１和１０２,诗１０９
和１１０,诗１４３和１４４.〔１９〕

二、第二圣殿时期利未团体的兴起

波斯时期的犹大省实行的是一种由省长和祭司领导的“双头政体”.其中,省长是由波斯宫庭任

命的犹大人,但是为了避免激发起犹大人的独立愿望,在所罗巴伯之后,省长都是由非大卫世系的人

来担任.〔２０〕 另一方面,祭司则是由撒都家族的人来担任,实行父子或兄弟的世袭制.他们在被掳之

前即是犹大社会的宗教精英,与圣殿有着天然的关系,在回归者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拉２:３６－３９;
尼７:３９－４２)甚至大祭司约书亚便是回归者之一(拉２:２;尼７:７),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们都最适合

担任波斯在犹大的代理人.此外,第二圣殿发挥着为波斯征税、分配财政、安置社会等政治经济功

能.〔２１〕 由此,祭司世袭制而积累起的权威、圣殿的核心作用、省长影响力的衰落等因素,使得祭司团

体逐渐取得了“双头政体”中的领导权,并转向了神治政体(theocracy).
在这一政体下犹太群体形成了一个以圣殿为核心的“社群—宗教”团体,享受着事实上的自治.

以大祭司为代表的祭司团体既是宗教领袖,也是事实上的政治领导者,具有最高的地位,并享受着各

项特权如免除贡税等.而圣殿既是宗教崇拜中心,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枢纽,犹大省世俗政治机构则

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
对于这一神治政体,波斯帝国总体上采取了较宽容的默许政策,这与当时波斯帝国动荡不安的局

５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反流放时期,大卫王室已不覆存在,在整个犹太社群中,祭司阶层 最高领袖,其地位甚至超越了政治首领如犹太省省长,笔
者注.

SusanE．Gillingham,２５Ｇ４９.
考古研究表明,所罗巴之后的犹大省省长有伊勒拿单(Elnathan)、耶和亚兹(Yehoezer)和亚哈扎(Ahazai)等人,他们均非大

卫世系,见 MaryLeith,IsralelcmongtheNations:ThePerisanPeriod．TheOxfordHistoryoftheBibicalWorlded．M．D．Cooga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２９６．转引自游斌 YouBin,«圣书与圣民»Shengshuyushengmin[TheHolyBookandTheHoly
People],(北京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Zongjiaowenghuachubanshe[ReligionandCluturePress],２０１１),３９５Ｇ３９７.另参约翰􀅰布莱

特(JohnBright),«旧约历史»Jiuyuelishi[AHistoryofIsrael],周南翼ZhouNanyi、张悦Zhangyue等译,(成都Chengdu:四川人民出

版社Sichuanrenminchubanshe[SichuanPeople􀆳sPress],２０１４),３９３.
丹达写耶夫(MuhammadA,Dandamayev)研究认为波期时期各地的神庙承担国家税收机构的职能,而且其任务还相当繁

重,不但要征收各种农产品和其它产品,还需要征供徭役,见 MuhammadA,Dandamayev,AchaemenidBabylonia,trans．InnaLevit,in
IgorM．Diakonoffeds．,AncientMesopotamia:SocioＧeconomicHistory,ACollectionofStudiesbySovietScholars,(Moscow:Nauka
PublishingHouse,１９６９),３０９Ｇ３１０．关于圣殿否是波斯帝国向犹大省征税的唯一途径,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见JoachimSchaper,The
TempleTreasuryCommitteeintheTimesofNehemiahandEzra,VetusTestamentum４７,(１９９７):２０５Ｇ２０６;S．J．Spiro,“Whowas
haber? ANewApproachtoanancientInstitution”,JournalfortheStudyofJudaisminthePersian,HellenisticandRomanPeriod
１１,(１９８０):２００,note１;KyungＧJinMin,９６．,但毫无疑问,回归驿体经过两代的发展,圣殿已成为极为关键的税收机构.另见,孟振华

MenZhenhua,“«第二圣殿的社会职能»”“Diershengdiandeshehuizhineng”[SocialFunctionoftheSecondTemple],«宗教学研究»

Zongjiaoxueyanjiu[RealigiousStudies],No．２,２００９,８９Ｇ９０;游斌 YouBin,«圣书与圣民»Shengshuyushengmin [TheHolyBookand
TheHolyPeople],北京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Zongjiaowenghuachubanshe[ReligionandCluturePress],２０１１年,３８８Ｇ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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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密切相关.〔２２〕 当然,在默许的同时,波斯也会对作为犹大统治阶层的祭司团体保持警惕.而当公

元前５世纪中期耶路撒冷和圣殿地位得到提升,城墙重修完毕,祭司的权势进一步上升时,波斯帝国

便需要制约其权力,防止这一地方势力发展到难以驾驭的局面.另一方面,祭司权力的过分集中也导

致了宗教上的混乱,如祭司带头与外族人联姻、把圣殿的房间挪作私用、圣殿中无利未人服待、不守安

息日等(«尼希米记»１３章),这也是尼希米等急待改变的局面.
尼希米除了担任当时的犹大省省长,还具有波斯国王钦差大臣的地位(尼２:７－９),因此,他的权

利是相当大的.他的第二次改革是以整顿宗教上的混乱为途径,一方面打压祭司,另一方面提升利未

人来制约对方.〔２３〕

当时的回归群体广泛地与外族通婚,祭司团体更是通过与外族政治势力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实力.
对此,尼希米采取了果断措施,比如他将被占用的圣殿库房的屋子收回,恢复原用,〔２４〕将多比雅势力

逐出圣殿(尼１３:７),从而破坏了祭司以利亚实企图联合外族政治势力控制圣殿的图谋.尼希米甚至

将与亚扪贵族结亲的大祭司的孙子除名,有效地打击了大祭司和犹大贵胄等主张宗教包容的势力,也
对犹大群体与外族通婚发出了警戒.

对于百姓不守安息日,尼希米将之归罪于犹大贵胄,其中当然包括祭司,作为律法的教导者和守

护者,他们对安息日遭到破坏负有直接的责任.
自所罗巴伯之后,在圣殿中任职的利未人由于未得到供分而纷纷离开,对此,尼希米严厉斥责祭

司(尼１３:１１)〔２５〕.一方面,他恢复了利未人的职位,另一方面也恢复了对他们的十一供奉,使得利未

人的收入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尼１３:１１－１２).同时,利未人还获权参与圣殿库房的管理,起到对祭

司的监督(尼１３:１３),也获得在供分的分配上更大的发言权.〔２６〕

此外,尼希米还授权利未人负责看守耶路撒冷的城门,守护安息日(尼１３:２２),由此,利未人获得

了宗教执法者的角色.此外,由于尼希米代表了波斯国王,因此他的授权还使得利未守门者获得了准

军事武装的地位,专门维护圣殿和整个城市的稳定和安全.借此身份为保障,守门者还代表波斯帝国

和犹大省的统治者征收、管理当地的税贡,由此,这一角色至关重要.〔２７〕

总之,无论是出于尼希米的建议,还是波斯帝国的自身主张,改革达到了目的,祭司的权力遭到了

６７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自公元前６世纪末开始,巴基斯坦的犹太回归驿体就不断处于波斯与希腊、埃及的动荡关系中.而巴基斯坦位于波斯与希

腊、埃及之间的战略要地,因此每当波斯与希腊或埃及关系紧张时,巴基斯坦地区的防预建设会得到重视,由此惠及耶路撒冷的圣殿和

城墙修建,而每当关系缓和之时,圣殿和城墙的修建就会受到影响,见游斌,«圣书与圣民»Shengshuyushengmin [TheHolyBookand
TheHolyPeople],第４０４页.此外,从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５５２)登基直到亚大薛西在位时的公元前４４５年尼希米前往耶路

撒冷之间的７０年内,波斯旁国各地的叛乱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这也使得当局乐于接受相对平静的犹大地区,见 A．T．Olmsrad,

HistoryofthePersianEmpir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１９４８),１０７Ｇ１１３.
在尼希米的第一次改革中,利未人就被赋予了与祭司一样解释律法、教导百姓的权利(尼８:７,９,１３;９:４－３７).与祭司一样,利

未人拥有特殊的宗教身份,他们与圣殿也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得他们成为制约祭司阶层的最理想的团体.此外,作为回归者中的一个

群体,利未人让波斯帝国颇为放心,因为对他们而言,波斯不仅仅是拯救者,而且实行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措施,所以他们对帝国自然充满

感激与忠诚.这一点不同于一直留居故土的犹大人,对他们来说,波斯不过是一个新的宗主国,和巴比伦并无什么区别,笔者注.
这间屋子原本是用来收存祭物和器皿,也收存供给利未人、歌唱者和守门人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以及归给祭司的

举祭(尼１３:５).
“官长”可以指犹大民间的领袖,而和合本此节中的“官长”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应该就是祭司,笔者注.
尼西米指派祭司利米雅、文士撒都、利未人毗大雅管理库房,并派哈难做副手协助他们.哈难的祖父玛他尼是利未歌唱者

的首领(尼１１:１７),因此他也是利未人.这样在管理库房的四个人中利未人占了两个,笔者注.
由于波斯帝国领土广阔,因此在和平时期,帝国精锐的正规军无需也不可能驻扎在所有已征服地区.当时的犹大省处于事实上

的自治,因此,利未守门者就充当了维持地方稳定的准军事武装,同时,他们还扮演了收税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见孟振华 MenZhenhua,“‘守门

人’与后流放时期‹圣经›的身份认同观”Shoumenrenyuhouliufangshiqishengjingdeshenfenrentongguan[TheGatekeepersandtheIdeasofIdentityin
theBibleinthePostＧExilicPeriod],«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Daofengjidujiaowenghuapinglun[Logos&PneumaChineseJournalofTheology]

No．３１(香港 HongKong:道风书社Daofengshushe[Logos&PneumaPress],Fallof２００９,１００Ｇ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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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其反叛的风险被降低,同时宗教上的混乱也得到了清理.〔２８〕

改革之后利未团体的地位显著提升,这在«历代志»中最为明显:
如«历代志»中“利未”(Levi)一词(包括其各种形式)出现了一百次之多,而在与之平行的«撒母耳

记»和«列王纪»中(撒上６:１５;撒下１５:２４;王上８:２４;１２;３１)只出现了四次.〔２９〕 在记载大卫献约柜一

事上,«历代志上»１５－１６章与«撒母耳记下»６:１２－１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３０〕 此外,«历代志»中突出

利未人的经文比比皆是,如代上６:３１－４８用了大量篇幅陈例出利未歌唱者的家谱,还提到了参与圣

殿服待的其他利未人,并且将这一家谱排列在祭司家谱(６:４９－５３)之前,这是不同寻常的.而代上２５
章则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参与歌唱、守门、掌库府及作审判官的利未人团体.最典型的当属«历代志上»

２３:２４－３２,这里详细记载了利未人在圣殿中承担的各种职责.其中２８节“他们(利未人)的职任是服

待亚伦的子孙􀆺􀆺.”和合本这里翻译成“服待”,反映出祭司和利未人是一种上下级关系,并不正确.
犹太圣经译本(NJPS)将此处翻译为“他们(利未人)的职任 与亚伦的子孙一起(alongside)来服待耶和

华的殿􀆺􀆺”则更符合原文中两者“并列”、“平等”的含意.〔３１〕 事实上,«历代志»中有许多处都反映出

祭司与利未人的这种并列合作关系,如(代上９:１０－３４;２８:１２－１３;２１:２;代下５:４－１４;７:４６;１１:１３
－１７;１３:９－１２:２３:１－１１;２９:３－３０;３１:２－２１;３４:８－１３;３５:１－１９).〔３２〕

另外,代上２３:２４－３２中四次提及利未人“办耶和华的事务”(serviceoftheTempleofthe
LORD)(见２４,２８和３２节).而“服待”service( )这个词在«民数记»４:３－４;８:１５,１６:９)也出现

过,特指利未人支搭、收起、挪移和看守会幕.而在«历代志»中这个词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它包含

了圣殿敬拜(culticservice)各种相关事务,而这些事务都是由利未人来执行的.〔３３〕

比如,代上２３:２９明确提及利未人负责“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而在律法书中相关的地方并未明

确提及这一点(利１９:３５－３６;出２５:１３－１６).甚至,«历代志»作者故意模糊了利未人与祭司的职责

的界限,许多律法书中明确规定只有祭司才能覆行的职责,利未人也在此执行.如代上２３:２９的“管
理陈设饼、素祭和器具等”,按律法陈设饼只能由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来摆设在圣所桌子上(出２５:３０;

３５:１３;３９:３６;利２４:５－９),而素祭和器具也是由他们看守负责的(民４:１６).代上２３:３２的“看守圣

所”本来也来祭司的职责(民１８:５).甚至,连“献燔祭”这种只能由祭司才能履行的关键性圣事(出

２９:４１;利１:９－１２;６:８－１３),利未人也在履行(代上２３:３０).

７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鉴于尼希米在犹大省担任省长的第一任期长达１２年,很明显他是非常熟悉犹大事务,很可能是他向波斯帝国提出这一建

议的,见 KyungＧJinMin,p．１３７以及约翰􀅰布莱特(JohnBright),«旧约历史»Jiuyuelishi[AHistoryofIsrael],周南翼ZhouNanyi、张
悦Zhangyue等译,(成都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Sichuanrenminchubanshe[SichuanPeople􀆳sPress],２０１４,４０６.

孟振华 MenZhenhua,“利未人团体崛起的原因与影响”liweirentuantijueqideyuanyinyuyinxiang[TheReasonandThe
InfluenceofTheLeviticals],«犹太研究»Youtaiyanjiu[JewishStudies],No．９,(济 南 Jinan: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Shandongdaxue
chubanshe[ThePressofShandongUniversity],２０１０),１２９.

AeledCody,AHistoryofOldTestamentPiesthood,(Rome:PontificalBiblicalInstitute,１９６９),１８３.
申命记(D)底本强调的利未人和祭司一起服待耶和华(申１０:８;１７:１２,２１:３５),而祭司则服待耶和华(出２８:３５,民１８:１,４－

５).但«历代志上»Lidaizhishang [IChronicles]２３:２８中的原文 更强调一种“并列”的关系,或“与􀆺􀆺一同”的含义,与申命记底

本更接近,NJPS因此译成:FortheirappointmentwasalongsidetheAaronites附合原文含意.而许多英译本都将此误译为一种上下级

关系,如 NRSV:ButtheirdutyshallbetoassistthedescendantsofAaron;NIV:ThedutyoftheLeviteswastohelp Aaron􀆳s
descendants;NAB:Rather,theirdutyshallbetoassistthesonsofAaron．见 GaryN．Knoppers,５９.

其中«历代志下»Lidaizhixia [IIChronicles]２３:６利未人与祭司一样被上帝归为圣洁,这是圣殿中少有的明确将两者同时

归为圣的地方,笔者注.
这些事务包括:歌唱、说预言(代上２５:１)、守门(代上９:１９)、办事(代上２６:８)、作监管、督促、书记和司事(代下３４:１３)、办供

献的事(代下３５:１０),见 GaryN．Knoppers,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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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余论

那么,这些被提升的利未人来自何处? 他们与传统上的利未人有何种关系? 纵观历史,利未人的

处境与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旷野时期,利未人即被上帝归为圣(民３:４０－
４１:４５),供职于会幕,协助祭司.到所罗门时期,以撒都世系为代表的祭司主管了耶路撒冷圣殿的事

务,而利未人则大多散居于以色列全境,在各地圣所供职作祭司.耶罗波安统治北国时期,大批受排

斥的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加入了在圣殿中的服侍(代下１１:１３－１７).公元前６２１年,约西亚实行宗

教改革,废除各地的圣所,推行在耶路撒冷的集中崇拜,允许各地的利未人来圣殿供职(申１８:６－８),
但他们却遭到了圣殿祭司阶层的排挤(王下２３:９)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从事祭司职责之外的次要工

作.〔３４〕 由于利未人地位卑下,因而亡国之后,他们遭流放的人数并不多(王下２４:１４;２５:１１－１２).这

些人在巴比伦没有圣殿可以供职,地位亦不受重视,因而纷纷另谋生计,以至于到回归之时利未人的

数量十分有限(拉２:４１;尼７:４４).而大多数未遭到流放的利未人则散居于犹大各地,他们因与外族

通婚使得其后代失去了纯正的血统,身份亦逐渐丧失.因此,作为回归群体的代表,尼希米在他扩大

利未团体制约祭司的改革中,不太可能将这些未遭流放的利未人后代吸纳进来,而更多地是从回归群

体中来物色.〔３５〕 事实上,在回归者当中有不少族谱或身份不能被确定者(拉２:５９－６０;２:６４－６５;尼

７:６７),他们很可能是归信犹太教或通过婚姻成为犹太社群成员的外族人.〔３６〕 回归时期,随着利未人

中歌唱者、守门人、殿役等新兴团体纷纷出现,这一时期所谓的“利未人”概念未必就有一个明确的、恒
定的边界.〔３７〕 换言之,在被提升的利未人中只有一部分人生来是“利未人”,具有纯正的利未血统,他
们的数目是相当有限的,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并非具有纯正的利未血统,有些人甚至并非生来是犹

太人,至于这些非生来的“利未人”在利未团体中所占的确切比例已很难确定了.〔３８〕 由此看来,掌握

话语权的«圣经»作者作为上层主流思想的代言人,在定义族群身份、构建族群内各团体时,往往把政

治、实际利益等现实因素看作首要标准,其次才是种族、血缘、地域、语言等传统要素.〔３９〕 这一点不仅

在利未人中是如此,在其他团体中很可能也是这样.这在客观上也使得犹太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

８７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见JuliusWellausen,ProlegomenatotheHistoryofAncientIsrael．Gloucester,Mass．:PeterSmith,１９７３,p．p１２１Ｇ１２７,转引

自 RobertHayward,“Priesthood,Temple(s),andSacrifice,”inheTheOxfordHandbookofBiblicalStudies,eds．JudithM．Lieuand
J．W．Rogerson,(NewYork,Oxfoe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３３３.

«以斯拉记»Yisilaji[Ezra]和«尼希米记»Niximiji[Nehemiah]中也显然未给未遭流放者以色列民的身份.

BenjaminGoodnick,“EzraRejectsPatrilinealDescent,”inJewishBibleQuerterly,４．２６(１９９８):２５４.
以歌唱者为例,HartmutGese认为利未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被称为回归时期的第一阶段,亚萨的子孙还未被

称作利未人,而仅仅是歌唱者(斯２:４１).直到尼希米时期的第二阶段,歌唱者们才被称作利未人,主要包括亚萨的子孙和耶杜顿的子

孙(尼１１:３－１９;代上９:１－８).到了第三阶段,歌唱者中包括了亚萨的子孙、希幔的子孙和耶杜顿的子孙(代上１６:３１－４８;代下５:

１２;２９:１３－１４;３５:１５).但后来耶杜顿一系被以探一系所取代,而希幔一系似乎比亚萨一系更为重要(代上６:３１－４８;１５:１６－２１),见
“ZurGeschichtederKultsängernamzweitenTemple”一文,转引自LouisC．Jonker,１０７Ｇ１０８.

比如«以斯拉记»Yisilaji[Ezra]２:６５和«尼希米记»Niximiji[Nehemiah]７:６７中提到回归者中除了犹太会众之外,还有二

百多名“歌唱的男女”,这些人并非是圣殿中的歌唱者,而应该是民间的婚宴或丧葬的歌唱者(撒下１９:３５;代下３５:２５;传２:),后来他

们极有可能也被纳入了利未歌唱者的行列.除此之外,尼７:４６－５６提到的殿役原先的身份是大卫赐给利未人的杂役(拉８:２０),他们

原先是外族人,到第二圣殿时期获得了犹太人的身份(拉 １０:２９),在圣殿供职,并享有免税的权利(拉 ７:２４),见邵晨光 Shao
Chenguang,天道圣经注释:«尼希米记»TtiandaoshengjingzhushiNiximiji[ExegesisofTheBookofNehemiah],香港天道书楼

Xianggangtiandaoshulou[HongKongTiandao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１,２５４;２４８.
以下著 作 都 表 达 出 这 一 观 点:Frank R．VanDevelder,TheRoadoftheSojourner:TheBibicalJourneyof Faith,

(Phliadephia:FortressPress,１９８８);StevenElliottGrosby,BiblicalIdeasofNationality:Ancientand Modern,(WinonaLake,IN:

Eisenbrauns,２００２)和 KentonL．Sparks,EthnicityandIdentityinAncientIsrael,(WinonaLake,IN:Eisenbrauns,１９８８).



第二圣殿时期利未人与«诗篇»的编纂

一定的开放性.〔４０〕

对于利未人地位的上升,祭司并不情愿见到.但这一改革毕竟是波斯当局和尼希米的意图,何况

祭司的权利虽然受到削弱,但他们仍然拥有很高的地位,而在担当波斯统治代理者方面,祭司和利未

人还是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于是两者逐渐形成了一种妥协与合作关系,双方分享权利和待遇,并联

合省长管理犹大省的各项事务.〔４１〕

这一时期编纂成书的«历代志»、«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等都留下了祭司和利未人共同编修的

痕迹,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对后流放时期犹太群体的身份、处境和与上帝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而更晚

时期形成的«诗篇»也具有这一解释功能,因此有理由认为利未人和祭司对它的形成都起到过的作

用.〔４２〕 而另一方面,由于诗篇主要用于圣殿敬拜时的颂唱,因此利未人而非祭司对它的最后成书起

到主要的编纂作用,这也是符合常理的,而且利未歌唱者在这一编纂过程中应该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

色.〔４３〕 由此,«诗篇»的编纂不仅是犹太主流社群对当时生活处境的解释与回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社群体内部利未团体和祭司阶层的实际状况与相互关系.

９７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关于这一点,希伯来圣经中最典型当属«路得记»Ludeji[Ruth],该书也形成于被掳归回时期,记载了摩押女子路得因着信

而成为犹太族群的一员,并且成为了大卫的曾祖母.该故事反映了许多回归的犹太族群的观点与诉求,他们与外族人通婚并建立起家

庭,因而主张民族融合与开放,认为以色列民族不单单以共同的血缘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以恪守上帝的盟约为前提.见莫铮宜 Mo
Zhengyi,«路得记家谱的文学特征与神学意义»Ludejijiapudewengxuetezhengyushenxueyiyi[SymbolicApproachandTheological
SignificanceofTheGenealogyinTheBookofRuth],«基督教学术»Jidujiaoxueshu[ChristianScholarship]No．１３,(上海Shanghai:上
海三联书店sanlianshudian[Sanlian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５),８４Ｇ８６.

在«以斯拉记»Yisilaji[Ezra]和«尼希米记»Niximiji[Nehemiah]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祭司与利未人发生直接冲突的迹象,
也找不到对波斯帝国不满或不敬的地方,笔者注.

学界普遍认同«诗篇»Shipian[Psalms]的形成而分为两个阶段,即１－３卷形成较早,而４－５卷形成较晚,而整本«诗篇»

Shipian[Psalms]的编集则显示出从大卫王朝主题到耶和华为王主题的转变,反映出从被掳之地回归后的犹太社群面对没国家和君王

的处境而作出的解释与回应,也表明他们对于自身选民身份新的理解,笔者注.
从利未歌唱者在圣殿中带领唱诗敬拜来看,他们(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应该是识字和熟悉音乐的,并且了解律法和以

色列人被掳之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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